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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四川的黄河湾
□[德] 艾伯特·达菲尔

8 月 28 日，在距离黄胜关边墙
96公里的地方，我们见到了第一个
定居在当地的人。我们到了一处
牧民的营地班佑。在热曲河岸两
侧，密集分布着230个黑色的帐篷，
河岸两侧都有浅滩。这个营地坐
落于海拔 3565 米的地方。河谷在
这里出现了一片宽达 2000 米的平
原，河水在这里冲刷下切，深度可
达5米。蛇曲缠绕的河流两旁生长
着大量的植物。四周都是 400 米
高、满是草地的山，几乎呈东西走
向，由砂岩层构成。

8月29日中午，我们在班佑冬屋
地，也就是班佑牧民的冬屋里煮了
茶。热曲河谷在那里有几千米宽，也
没有树木生长。这处宽阔的河段是
由石灰岩和砂岩碎块构成的基底，显
得光秃秃的。距离热曲蜿蜒曲折的
河道不远处，居民们用冷杉属的树木
和金钟柏建造了房屋，他们每年的11
月中旬到次年 5 月都居住在这里。
这些房屋相互之间修筑得都十分紧
凑，只有两条带有大门的通道通行，
中间的牲畜圈也是靠这两条道路与
外界相连。这里的房屋都比较低矮，
以致我经常没法站直。房屋的墙用
小树枝编织而成，再抹上泥土，所有
用牛粪抹平缝隙的工作都是妇女们
用她们柔软的手完成的。屋顶很平
坦，由黏土和沙子构成。只有很少的
几间屋子有小窗户。屋顶上有烟囱
口，和帐篷一样，这个出烟口也兼具
窗户的功能，可以给屋内增加一点光
亮，而且上面有专门挡雨的盖板，以
防止漏雨⋯⋯

在班佑人的冬屋地（海拔3540
米）以东4000米的地方，有一处地势
平坦的山口，我估计这里最多比冬
屋地的海拔高 80 至 100 米，从这里
不经意间向远处眺望，可以看到黑
压压一片高大的云杉林。经过这个
山口就是班佑绒，其是班佑部族中
从事农耕的一部分人，班佑部族居
住在距此15公里的一座山谷中。这
一天傍晚，我们在打更沟草原过夜，
在那里向东越过一处低矮的山鞍，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冷杉树的树梢。
经过此处就是阿西绒，他们是上阿
西部族中从事农耕的一部分人。最
近的几处房屋就在距热曲50里的地
方。根据向导的说法，这个山谷延
伸到阶州附近为止，也就是说属于
长江水系。像尕里拉一样，在班佑
地区也有相似的特征明显的谷底横
阶，这些谷底横阶由青藏高原开始

向东边的深谷倾斜。边缘区河流在
这里会侵蚀古老的岩屑和碎石，这
些岩屑和碎石是在另一个时期、另
一种气候条件下沉积遗留下来的。

我们选择的夏尔巴商队的行进
路线是自松潘厅开始，向西北偏北
的方向行进。8月30日，当我看到热
曲的河道也有这种拐弯的时候，我
决定转而向西南行进。我们沿着热
曲向下游行进，可以看到山丘变得
平缓，开始沉降，变成了越来越宽且
满是沼泽的砂质平原。所有的河道
在这片平原上就像蛇一样来回摆
动。在行进途中，我们看到从南面
流过来的黑河（墨曲）蜿蜒流淌，比
起热曲，水量更大，河道也更宽，热
曲汇入了这条河中。

我们和沼泽之间的抗争情形每
况愈下。绕路要经过一个大水洼，
远远看不到路的尽头。我们只好放
弃穿雨靴和裤子的想法，因为我们
要开始水陆两栖的生活了。我们两
次试图渡过墨曲，但都无功而返。
河面有100米宽。刚离开岸边一步，
河水已经能没过一个人了。在迫不
得已的情况下，8月31日我只好决
定再次转向西北行进。我们在这一
天的早上碰到了牛羊群和牧民，穿
过了众多的黑色帐篷之间的一条小
道。比较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引起太
多人的注意。人们都在忙着搬家，
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狗对我们
吠叫，所有的家居用品摆得到处都
是。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搞清楚，我
们到了嫰哇部族的营地。这座新的
营帐组成的集镇正在建设中，每分
每秒都有新的马群、驮着箱子和大
包的牦牛以及一群群浑身湿漉漉的
羊绕过最近的山，朝这里走来。

我们所选的道路刚好与这些搬
家的牧民擦肩而过，他们大概有
1500人。光脚的妇女和男人们蜷伏
在没有马鞍的马上，用粗犷的声音
不断地驱赶着牲畜前进。男人和女
人们身上包裹着一大件羊皮衣，他
们在劳作的时候会把羊皮衣提到腰
间以便工作。两条配有珊瑚石、绿
松石，用银子和贝壳纽扣缝制的宽

带子遮住了这些健硕的妇女赤裸的
胸部，就像胸甲的搭扣带一样从肩
膀向下，在身体正前方与一处较重
的黄铜块处交汇，这块黄铜块则固
定在腰带上。两条同样的带子在妇
女们身体的正后方以同样的方式分
布，带子还与很多小辫子绑在一起。

在一处低矮的山坡后面，我们
要走的路会穿过一片宽度达到 4.5
公里的沼泽，这片沼泽是从道路西
侧广阔的墨曲沼泽衍生出来的。深
不见底的水坑和漂浮着水生植物的
区域构成了一道让人烦心的屏障。
吠叫的狗会逃到小岛上，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的羊会出于恐惧而逃到沙
丘残余上。我们这支队伍要从搬家
队伍所造成的混乱中穿过，必须要
走他们的“路”。牧民必须一直不停
地搬家，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生
活。牧民的迁徙生活只是权宜之
计。沼泽的深度在 0.6-0.7 米。我
们身上很快就没有一处干的地方
了。牲畜多次陷入泥潭中挣扎不
停。一头驮着一部分底片的牲畜很
不幸地摔倒了，20份套在一起的曝
光底片因此损坏。

我们发现沼泽海另一侧一处低
矮的山丘有30多顶帐篷，应该是以前
的营地。两个松潘的商人是我同伴的
朋友，正在和首领大声争吵。他们想
要携带贵重的茶叶穿过沼泽海，而首
领希望他们停止这种冒险的货运行
为。我们在距离帐篷不远的地方停了
下来，以便把我们的东西弄干。

9月1日，我们绕行走上了一条
似乎永无止境的路。这样，我们可
以避开深不见底的沼泽，去往按直
线距离来讲并不远的热务寺。寺庙
的南边是冬屋地，那里是嫰哇牧民
冬天的住所。这个部族的冬屋在夏
天的时候看着并不像房屋。所有用
于建造房顶和墙壁的木材都要在春
天埋到土里，以防被外来者当成燃
料烧掉。因为这里缺乏木材资源，
这里用于建房的木材比较贵，要花3
天时间从较远的地方运过来，此外，
还有邻近的族群要在这里买木头。

热务寺的名气略逊于那些被认

为是圣地的寺庙，但因为其位于墨曲
的渡口而变得重要起来。在距僧侣
们所住的房屋不远处，停泊着一艘建
造得很漂亮的渡船，是中国北方常见
的样式，此外还有黄河上的船夫。9
月2日，在把所有非必要的物件，所有
的箱子都寄存在一位僧侣家里之后，
我们登上了渡船。在一位特别年迈，
看起来像个木乃伊的嫰哇老者的引
导下，总爷、一名漳腊的向导、巴尔甲
和泽莫措和我一起向南行进。渡船
牵引着我的马匹过河，所有的马匹
都必须游过去。河水几乎停止了流
动。到达对岸，我们迅速给马匹装
上马鞍。没有费太多工夫，也没有
绕路，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了
一片2000米宽的沼泽。我们向南径
直穿过一座山丘，走了7000米。大
黄是这里唯一比较高的植物，高达3
米，正在开花。这四周大黄的根茎
很少被挖出来，因为在没有阳光照
晒的情况下，把这些根茎弄干是很
困难的。一些长着高草的沙丘紧靠
着深不可测的沼泽。当卷着沙尘的
旋风一次又一次在结冰的地面上吹
过的时候，这些沙丘就是这个地区
冬日气候的见证者。下午，老者带
领我们穿过了包座河，一片有着
3000米宽、特别长的沼泽海，这样的
长度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如此
大面积的沼泽海中，在芦苇、莎草和
游动的水生植物之间是完全可以自
由流动的水。气温是9.5℃，但是由
于宽阔的水面接受了很强的日照，水
温达到了14.5℃。听从向导的建议
真是太好了，他让我们把所有重要
的东西、仪器、打火机和其他一些物
件绑在裤子里面，然后把裤子缠在
头上，这样一来，除了绑在头上的裤
子之外，我们赤裸着，仿佛刚被上帝
创造的人类。过河蹚水的时候我们
要拉着马匹，而在水比较深的地方
我们要拽着马匹的尾巴通过。晚
上，虽然我们被冻得牙齿打战，但
还是很满意辖曼嘎嘉的帐篷，我们
就在帐篷附近睡的觉。在这里，这
些黑色帐篷一般是 12 顶组成一个
大圈，大量的羊和数量少一些的牦

牛组成的牲畜群都被赶到这个圈
内过夜。夜间气温下降到 3℃，向
南继续走20多公里（直线测量），我
们在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达索格
藏寺。咆哮的黄河就位于零散分布
的寺院房屋的边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阳光普
照，让人舒爽的天气。早晨很长一
段时间还有雾气笼罩在山丘之上。
当我们转过最后一个拐角，那充满
神秘感的河流就直接呈现在我们眼
前。看到震撼人心的黄河全景，我
无比兴奋和激动，以至于全身都颤
抖了起来。为了亲眼看到这雄壮美
丽的景象，我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我
现在只想完完全全地享受这眼前的
美景，让它和我融为一体。

白天强烈的日照之后，夜晚热
量 迅 速 散 失 ，气 温 下 降 到 零 下
0.5℃。因为我们没有帐篷，所以很
早就开始煮茶，这能让我们暖和一
些。在拂晓之前，和总爷之间永无
止境的争论又开始了，他怒气冲冲
地大喊：“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看黄
河湾。现在，你必须赶紧前往洮
州。”我高兴的是可以沿着黄河岸边
向下游，在供牦牛行进的大道上行
走。马塘的商人们经常会选择这条
路，由此把他们的茶叶运到玛哈嘎
纳和巴纳。从索格藏寺到二道黄河
需要3天时间，那里是玛曲（黄河）与
所谓的黑河（墨曲）交汇的地方。据
说交汇处墨曲的水量非常大，河面
宽阔，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哪条河
是主流，哪条是支流。与此类似的
还有索格藏寺附近的嘎曲汇入黄河
处。从远处眺望，没办法轻易地分
辨出哪条河是主流。只有嘎曲（藏
语意为“摆设的河水”）河名副其实，
河水是白色、透亮、清澈的，流动十
分缓慢，而玛曲已经变得混浊，较快
的流速让河里很多混浊物呈悬浮
状，在交汇处的下游，往水里放一个
白色的圆盘，在水下15厘米的位置
就看不清圆盘的模样了。

摘自《达菲尔在阿坝》
杜轶伦译，红音、张文珺校订。
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在海窝子探寻古蜀密码
□邱海文

百折千回的黄河，在阿坝大地上留下了诗意的“第一湾”。透过这篇百年前的首次翻译
为汉语的考察记，可以发现若尔盖草原的生态以及演变，更凸显了保护黄河湿地的重要性。

根据任乃强先生的校注，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
灌、鱼凫，三代而下是杜宇、鳖灵。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
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支派。距今 5000 年左右，他
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江河谷茂县周边，依山势而居，
垒石为穴，开始渔猎生活，并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人称
为蜀山氏。自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女子，所生
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古氏羌人一部分从岷江进入四川盆地躲避战乱。他们
来到一处有河流经过的柏树林落脚。一些人发现林间有白
鹤栖息，于是自称为“柏灌氏”，并推举带头青年为首领。公
元前 1063 年，势力渐衰的柏灌氏部落被南边兴起的鱼凫氏
部落兼并了。

到了春秋时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杜宇手中。因
杜宇体恤百姓，教导老百姓种植庄稼，发展生产，被尊称为

“望帝”。那时候蜀国经常闹水灾，为相的鳖灵受望帝委托，
打通了巫山（金堂峡），使水患得到治理。杜宇自愿把王位
禅让给鳖灵，其被称为“丛帝”“开明帝”。杜宇死后化为杜
鹃，春耕时节在树梢上日夜鸣叫，时刻提醒民众勿忘播种，
直到嘴角啼出滴滴鲜血。

秦国商鞅变法日益强大，假托石牛粪金和绝色美女，诱
使鳖灵的子孙命五丁力士凿山开道，打通了梓潼、剑阁北上
的险峻山路。公元前 316 年，秦伐蜀，蜀王败，为秦军所
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今彭州），死于白鹿山（今白鹿
镇），古蜀国从此消亡。

秦以前，岷江上游与成都平原交通皆取道于湔水山谷，
从海窝子下行一日可达绵水（绵远河）、雒（洛）水（石亭江），
上行二日过草甸翻玉垒山（九顶山）可达绵虒（属茂县）。《华
阳国志》中所言“湔山”，据称起于新兴镇的阳平山。湔水，
今彭州海窝子河，从九顶山太子城峰发源，出关口注入沱
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瀦成湖
海，后穿洩成陆，故俗称“海窝子”。洩水之阙口，成短峡，左
右岸相对望，谓之天彭之门，自阙下鸟瞰成都平原，有如鹰
隼翔视，又称海窝子为“瞿上”。由此可知，杜宇后虽已都
郫，犹不忘瞿上，盖原自瞿上来也。可以想象，旧时的海窝
子是货物贸易、人来人往，热闹繁华之地。

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鳖灵决巫山以除水
患，再到秦蜀守李冰在岷江出山口（都江堰）壅江作堋，又导
洛通山（什邡章山），洛水出瀑口。由此以后水去陆出，开耕
造地，让江河水终为我所用，万亩良田得到灌溉，农牧渔猎
得到发展，使成都平原非涝即旱的蜀地，变成了“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李冰们造福一
方黎民苍生，终被后人世代纪念传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
护神，为其建庙封王，烧香祈福，虔诚祭拜。

李白曾在《蜀道难》一文中叹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
然”。其实从《山海经》《水经注》《太平御览》《汉志》，以及扬
雄的《蜀王本纪》等史料中，都对古蜀国迁徙发展的脉络进
行了大致描述，只是还不够精准罢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与师专同学何强孤身前往，跟
随当地采药人，从龙门山脉银厂沟附近登顶眺望太子城，奇
峰倚天，云蒸霞蔚，高山杜鹃竞相怒放，饱览胜景，仿佛已至
天庭。去年应彭州诗人舟歌相邀，赴小鱼洞参加清明诗会，
在湔江河畔雷竹笋的拔节声中，感受古羌人祭祀盛典的演
绎，让我记忆深刻。

站在海窝子放眼四望，狮子山峭壁生辉、雄伟壮丽，阳平观
香火鼎盛、清雅幽静，楠竹林苍郁叠翠、笔直挺拔，止马坝芦苇摇
曳、芬芳似海，山灵水秀，满目葱绿，处处是美景花香，令人心旷
神怡，流连忘返，仿佛是崇山峻岭中豁然开朗的世外桃源。

我们姑且不论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鱼凫、杜宇建都在彭
州、温江，还是郫都以及瞿上，或是是在海窝子，还是三星堆的学
术问题。但顽强勇敢的劳动人民在这片曾经荒烟蔓草之地，开
疆拓土，繁衍生息，以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开启了秦岭、华山
之南神秘的古蜀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窝子古镇牌坊

芙蓉

金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

主题征文

、摄影大赛

优秀摄影作品选登

和平·幸福 摄影 凌华莲

一
我来之时，白玉兰早已在成

都街头热烈地开着了。新鲜的叶
子，犹如一盏盏空灵的灯，将沿街
的树一一点亮。人家的屋顶上，
耀眼的迎春花瀑布般倾泻而下，
又在半空里带着惊讶，忽然间停
驻。银杏树尚未发芽，空荡荡的
枝头上却早已有了一抹绿意。山
茶花在人家店铺的门口，安静吐
露着芬芳，俯身去嗅，香气会让人
一时间失了魂魄。沿护城河生长
的菖蒲最是旺盛，遍地铺展着，又
将剑戟一样的叶子，刺入半空。

空气清新，氧气被绿意一遍
遍冲洗着，有些醉人。北方此刻
还是荒凉开阔，成都却行人如织，
慢慢热闹起来。但这种热闹，不
是夏天挥汗如雨的稠密，是恰到
好处的暖和轻。走在路上的人
们 ，都 以 闲 庭 散 步 的 姿 态 踱 着
步。巷子里的小狗小猫，也摇摇
晃晃地小跑着，带着孩子般的喜
悦和顽皮。

一有阳光，人们便纷纷走出
家门，喝茶或者去晒太阳。成都
人对于阳光的热爱，北方人大约
不能理解。但凡出一点太阳，大
家就开心得好像中了百万彩票，
呼朋引伴，赏花看水，好不热闹。

成都似乎永远都是树木繁茂
的样子，阳光洒落下来，每片叶子
都闪闪发光，每个角落也瞬间明
亮起来。在一片树丛中，我还看
到几只小松鼠，衔着捡拾来的果
实，欢快地在松树林里上下奔走，
它们的毛发光亮簇新，犹如柔软
的绸缎。行人纷纷驻足，带着笑，
仰头注视着它们，好像这几只松
鼠，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使者。

再走几步，又见一棵百年古
树，被几株松柏团团围住，犹如母
亲被孩子们亲密簇拥。阳光、雨
露、风雪，这些自然中纯净的事
物，也是人类终极的幸福追求。
来路即去路，我们自天地中来，也
必将归于天地万物，化为泥土，或
者空气，浮游于苍茫宇宙。

二
七月时节，打伞在成都的雨

中行走，竟有秋天的凉意，沁入肌
肤。人家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
是潮湿的，似乎每一丝棉花里都
蓄着水。花草被雨水打落在地，
在昏黄的路灯下，发出一声声沉
郁的钝响，好像大地发出的轻微
的叹息。

这夏日的清凉让人觉得奢
侈，人走在雨里，忍不住把脚步放
轻，有些怕踩疼了树叶和雨水。
青苔不知何时爬满了年月长久的
廊柱，于是满眼都是葱茏的绿意。

马路上的喧哗，被重重的树
木和雨声过滤后，听起来更远了
一些。檐下的雨声反而清晰起
来，一滴一滴，落进泥土里，又溅
开来，濡湿了墙壁。

被雨水清洗过后的植物们，
都长疯了。银杏果挂满了枝头，
沉甸甸的，枝干斜斜地压下来，几
乎贴着地面。知了隐匿在繁茂的
枝叶里，永不厌倦地歌唱。

雨停后，太阳很快覆盖了整
个城市。打伞出门，听见阳光重
重砸在上面，人的影子缩成小小
的一团，在脚下沉默无声地快速
向前。只有走到林荫小路上，人
才会长舒口气，终于躲过了这一

场烈日的高温煎烤。但树丛里的
蚊子，可不会放过人的光临，迫不
及待地扑上去，于是大大小小的
红包遍布腿上。人一边骂着，一
边叹气，跺几下脚，就快速穿过草
丛，重新回到暴雨一样冲泻而下
的烈日中。

当夜色笼罩下来，人们才从空
调房里出来，摇着蒲扇，站在大道
上，在琐碎的人声里，等待着凉风，
仿佛等待远方归来的恋人。可是
风却始终没有来。只有空调，蜗牛
一样挂在墙上，卖力地嗡嗡转着，
驱赶着南方酷暑里，大地上蒸腾的
热气，昼夜不停，无休无止。

三
在成都湿热的夏日夜晚，我

关了房间的灯，坐在二十六层的
飘窗上，俯视整个灯火通明的城
市。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有一条
星光璀璨的河流，正缓缓穿越整
个城市。草木繁茂，雨水丰沛，桂
花树在湿润的夜晚向疯里长。每
一个角落里都是生命，拥挤的生
命，密密匝匝的生命，尖叫的生
命。而我坐在高处，倾听着这一
场人间的隐秘。

这是一轮贪恋人间烟火的月
亮，所以它圣洁却又不失妩媚，娇
羞却又不乏野性。昆虫们匍匐在
茂密的草丛里，它们想冲破黑黢
黢的夜色，飞到月亮上去，它们想
大声歌唱，就像举办一场声势浩
大的大合唱。

千百万年以来，一切都在发
生变化。植物消亡，动物灭绝，时
代更迭⋯⋯但月亮这将清幽的光
遍洒荒野、草原、城市、村庄和古

寺的月亮，这见证着人间悲欢、生
命传奇的月亮，却始终一言不发。

四
秋高气爽，说的就是十月的

成都。空气湿漉漉的，夹杂着甜
蜜的花朵的芳香，脸上的毛孔好
像饥渴的小鱼，被清凉的风一吹，
全都欣欣然张开了嘴，咕咚咕咚
汲取着甘露般的水汽。

沿街走上一圈，见许多店主
都在门口支了一张方桌，边在秋
风里吃着早餐，边享受着这让人
神清气爽的好天气。店铺是否挣
钱，似乎并不重要，饭后，老板们
大多慵懒地歪躺在竹椅上，漫不
经心地看着来往的行人。马路上
秩序井然，骑共享单车的人，丝毫
不用担心被汽车撞到。大街小
巷，弯弯绕绕，曲曲折折，看似芜
杂，却都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早餐在住处附近的小巷子
里，找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点了
骨汤抄手和云南过桥米线，竟然
好吃到让我立刻爱上了成都。小
店质朴干净，正对巷子的走廊上，
还放了三张小桌，我靠边坐了，边
吃边看对面顺丰快递店的两个小
伙子忙碌。一群穿了粉色制服、
大约在足疗店工作的年轻姑娘，
吃完汤面，嘻嘻哈哈说笑着走出
来。忽然间在这样烟火气的小店
里碰到她们，有些惊奇，继而心里
浮过一丝温柔，似乎她们是弄堂
里每日出入的邻家女孩，素朴洁
净，又喜欢热闹，追逐时尚，在一
日三餐上，却始终保持着父辈的
家常口味。

我听着她们的说笑声渐渐远
了，才收回视线。瘦削的老板娘
附送了一碗汤，还有一碟泡菜。
我因了这一碟可口的泡菜，爱上
秋风拂面的成都清晨。

饭后去春熙路走走，熙熙攘
攘，到处是人。文殊坊则是清净

天地，一切都在缓缓流淌，不疾不
徐。高大的银杏树在秋日的阳光
下，漏下万千银光。布谷鸟不知
隐匿在哪棵树上，寂寥地叫着。
有香客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
大殿里每日都有香火缭绕，人站
在那里，便有些恍惚，似乎从尘世
脱离，放下一切⋯⋯

从文殊院出来，无意中拐入对
面一个废弃的小区。因为荒废已
久，爬山虎和高大的树木已经取代
房主，成为这里新的主人。强劲的
藤蔓甚至钻进被砸开的空洞洞的
窗户，占领了荒凉的客厅。高大的
桔子树、桑树、银杏、杨树，也一起
被人遗忘，于是它们越过残垣断
壁，在幽静的天地里，快活地向高
处疯长。我采了一枚青桔，剥开，
看到温润的月亮一样的果肉，掰下
一瓣放入口中，立刻被酸涩击中，
忍不住张开嘴，将桔子吐了出来。
想来再过一阵，它们就可以吃了。
只是，它们早已被人忘记，除了鸟
雀前来啄食，它们终将腐烂，坠入
泥土，化为尘埃，犹如这一片废墟
上曾经过往的生活。

只有一两户人家，依然住在
这一片荒宅中。其中一户，还在
楼前的空地上开辟了菜园，白菜
茄子和青椒正生机勃勃地在阳光
下生长。一位五十多岁的主妇蹲
在楼前，戴着塑料手套慢慢剥着
银杏果。一辆崭新的共享单车，
停放在单元门口，它朝气蓬勃的
容貌，让小区现出一点点生机。

这里还允许住人吗？我问女
人。允许啊。女人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看了一会这即将消失的
温馨日常，便默默地起身离去。
这繁华城市某个废弃的角落，被
欢乐向前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忘
记，很少有人会记得再来看上一
眼，斑驳墙壁上曾经记录下的人
间温情。（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
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成都的日与夜
□安宁

走
行行


